
4 双清
审稿：朱长青 责编：刘振华 版式：张 凌 总检：魏 谦2020年12月14日 星期一

春天的雨是柔软的，夏天的
雨是奔放的，秋天的雨是缠绵
的，而冬天的雨则是浪漫的。它
常携着风儿前来，在风雨交加中
尽显坚韧顽强；它常伴着雪花前
来，在雨点雪粒中奏出交响乐
章。

它让冬天更像冬天。一年四
季，时序更替，各有各的模样。四
季分明的城市，不经历绵绵冬
雨，哪叫过了冬天呢！须得要天
阴沉着脸，雾雾罩罩的，朦朦胧
胧的，飘着些细碎的“泪花儿”，
且三天不了四天不休，才是冬天
的韵味。北方人不喜欢南方的冻
雨，透着一股阴冷，一丝伤感，一
缕暧昧，不似北方冷得干爽痛
快。因而经历了零下几十度低温
的北方人，反而害怕南方的寒
冬。那种湿漉漉黏糊糊的冷，穿
透力如 X 射线，是可进入骨髓
的。而南方人却习惯这潮潮的
雨，这飕飕的风，祖祖辈辈就是
这么过来的。“江南殊气候，冬雨
作春寒”，宋代大诗人苏轼早就
描写过了。

爽性气温再下降，降到零度
以下，这稀稀拉拉的雨变成飘飘
扬扬的雪，便是冬天的美颜了。
雨成线，雪成朵；雨透明，雪洁
白；雨下到地上就不见了，雪却
能遮盖一切污泥秽物，把世界打
扮得洁净美丽。于是乎，人们收
起了对那场绵绵冬雨的诅咒，将
溢美之词加在这场铺天盖地的

雪中。大诗人李白就曾填词《清
平乐》曰：“画堂晨起，来报雪花
坠。高卷帘栊看佳瑞，皓色远迷
庭砌。盛气光引炉烟，素草寒生
玉佩。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
揉碎。”经常醉酒的诗人想象着
天仙也狂醉了，竟把满天的白云
揉碎了抛入人间变成漫天飞雪。
这种浪漫和豪情是所有写雪之
人所不能比的。

记得小时候，每到放寒假，总
要去乡下舅舅家住一阵。连续下
了几天毛毛雨，气温降到零度以
下，池塘里的水都结了冰。到农
村来就是想野一下疯一下，哪能
整天闷在家里呢！便与小伙伴们
冒雨来到外面，先是拿脚试探性
地踩田里的冰，见没有破裂，于
是慢慢地把两只脚放上去，继而
招呼其他同伴站上来。忽听“咔
嚓”一声，冰层破了，大家跌到了
水里，衣服裤子都湿透了，又不
敢回家怕挨骂，便在牛栏边的空
地上，烧起一堆谷草烤火，名曰

“烤牛草火”。烤了前边烤后边，

直到衣服烤干浑身热乎乎的，才
又蹦蹦跳跳地去村后的茶子山
上，掰树叶上的冰边吃边打仗。
每个人头上都沾满细小的雨珠，
刚烤干的衣服又蒙着一层水，却
是再也顾不上了。

下乡当知青时，冬天农闲，生
产队精壮劳力都去修水库去了，
留下的大都是老孺妇女，干的都
是地里而不是水田的活。冬天天
亮得晚黑得早，留下个漫长的夜
最适合读书。“何事冬来雨打窗，
夜声滴滴晓声淙。”在“滴滴答
答”的雨声中，吟读易安居士的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
滴”，会更添“这次第，怎一个愁
字了得”的惆怅；而吟诵陆游“夜
阑卧吹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
来”的诗句，更能理解这位爱国
诗人的情怀。然即便是陆游，也
有“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
雨”的忧伤和“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的孤芳自赏。古今
中外，有多少描写雨的美文佳
作，但对寒雨的描写却总带着些

许悲凉。是啊，冬雨确不如春雨，
那是知时节的“好雨”，是催生万
物生长的美露；冬雨亦不如夏
雨，那是干旱中的“及时雨”，是
滋润庄稼开花扬穗的甘霖；冬雨
也不如秋雨，那是柔肠千结情意
绵绵的“诗雨”，写尽了“秋风秋
雨愁煞人”。但冬雨自有它的风
格和气节，它像一个柔美的江南
女子，细腻地润泽着冬日的麦
子、油菜和野草，把一抹绿色留
存田野；它像一个温暖的母亲，
轻轻抚摸着古树虬枝和寒风中
怒放的红梅和山茶；它细微而轻
巧，却偏带着绵绵不绝的倔强；
它沉稳而舒缓，却满含着冷峻和
理性。

与它的兄弟姐妹相比，它没
有雾的飘逸，没有雪的洁美，没
有冰的坚强，一个内质相同的物
体，竟生出如此天壤之别。其实，
春也罢，夏也罢，秋也罢；气也
罢，冰也罢，雪也罢，都是事物存
在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不经过严冬，哪有以后的
春夏秋呢？没有水作为液体的基
本存生，哪能物理变化为气体或
固体呢？雨使冬天丰富了，滋润
了，有质感了。它是大戏开幕前
的序曲，它是春天派来的使节。
没有冬雨，春天面对的将是一脸
皱纹的干枯的土地，还会那么生
机勃勃姹紫嫣红吗？

（陆曼玲，武冈人，曾任职于
邵阳市广播电视局）

◆精神家园

冬冬 雨雨
陆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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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历春的暖融，夏的炙烤
秋的冷霜，雪才能归来
已是寒冬，雪正在归途
天空，云朵已聚集等候
山壑、草原、河流都挪出空间
只等雪来留白

午后的阳光

太阳温和地走进我的房间
一直保持着微笑与温暖
坐在窗前，敞开心扉
虔诚地笑纳这上苍的馈赠
与暖阳对坐，往日布满的阴霾
随和风遁逃
一边听龚玥唱《塞北的雪》
一边把南方的暖阳、和风写进诗行

（伍雪梅，新邵县酿溪镇一完小）

◆湘西南诗会

雪（外一首）

伍雪梅

卿丙离是隆回县石门乡人，清代光绪辛丑
科举人，曾做过云南江那知县、湖南省议员。后
辞官回乡，设馆讲学。其人满腹经纶、才华横溢，
擅长吟诗赋对。

卿丙离刚满七岁那年，随父亲去车水抗旱。
父子各执一个车把，父亲用力过猛，车轴飞转，把
小丙离甩落水田之中，弄得满身泥水。父亲拉起
他苦笑道：“看你真像只落汤鸡了。”他却若无其
事地说：“瞧我就是条游水龙矣。”父亲一愣，这不
是一副很好的对联吗？心想：孺子可教矣，便把他
送进村里的私塾念书去了。

卿丙离读书十分用功，进步很快。17岁那年，
他也在村里办了一所私塾，自己当起了先生。村里
有个罗少爷，成天嚷着要去读书。他父亲罗老财阴
阳怪气地说：“那个乳臭未干的穷小子，会当什么
先生，莫把别人的子弟给耽误了！”这话传到卿丙
离耳朵里，他没吱声，只是在自家门口贴出一副鲜
红的对联：“小楼半间，坐由我，卧由我；穷人一个，
王者师，帝者师。”罗老财偷偷跑去一看，气得七窍
生烟，眼珠翻白，一声不吭地溜走了。

卿丙离虽然满腹经纶，科举却不顺利，跟范
进一般年纪了才中了举人。有一年，他落榜回
家，途经桃花坪城郊时，在古木参天的横江亭驻
足休息。见亭阁高耸，画栋雕梁，亭内一尊红脸
长须的关圣帝君端坐其中，气宇轩昂。面对晚清
朝野的腐败现象，联想到自己数次科举失利、名
落孙山的凄凉景况，对眼前这位关夫子肃然起
敬，于是以“横江”二字嵌首，提笔挥毫，撰一联
曰：“横槊赋诗，那曹人，今安在矣；江东称霸，彼
孙子，何足道哉。”关公过五关、斩六将，蔑视曹
魏与孙吴的英雄气概，凛然不可侵犯。

卿丙离晚年告老还乡，住在石门老银铺。有
一年夏天，外地来了个戏班子，在桃花坪唱大
戏。因为招待不周，他们在戏台一边高悬半边对
联：“桃市人，穿冬衣，摇夏扇，不分春秋。”意思
是讽刺挖苦那些爱穿黑衣，手摇蒲扇的桃花坪
阔佬们。为了回击戏班子，几个头面人物四处奔
波，最后来到老银铺山窝窝里，用轿子把卿丙离
接到县城。卿丙离见了上联，略作思索，便对出
了下联：“梨园子，唱南腔，歌北调，什么东西。”
这班戏子见了对偶工整、大气凛然的下联后，知
道桃花坪人不好对付，只得怏怏而去。

隆回县城环城公路旁边有座集贤亭，亭上有
一副楹联：“集合亦何常，碌碌劳劳不过且行且止；
贤愚同一慨，熙熙攘攘无非为利为名。”这副出自
卿丙离笔下的联语，讽刺了那些为名利而奔走忙
碌的人们，同时也是他自己早年醉心科举，年近半
百方跻身仕途，大半辈子为名利奔波，最后看破红
尘，回乡隐居的人生体验。

1916 年，蔡锷逝世，中华民国为他举行国
葬典礼。其时，卿丙离正在家乡办学。闻悉将军
英年早逝的噩耗，卿丙离怀着悲痛之情，为将军
撰写了一副挽联。联曰：“天殆夺丧支那乎？黄即
世，公又即世，凶耗正频传，痛此后谁砥柱中流，
遗恨千古；我尤期后望起哉！舜何人，予亦何人，
有为皆若是，愿大家把良心托出，共和万年。”上
联痛惜黄兴、蔡锷相继逝世，谁来为国家砥柱中
流，下联号召大家继承遗志，以舜为榜样，以国
家兴亡为己任，奋力前行，再起东山。因为作者
时居乡间，此联未能广为人知，故在《蔡松坡先
生荣哀录》456副挽联中，看不到此联。

（陈扬桂，湖南省作协会员）

◆樟树垅茶座

卿丙离联话
陈扬桂

晨鸟早早地催着起床，我的
心情就像初升的太阳，哼起轻
快的小调，手脚麻利地备足一
桌丰盛的饭菜。门外响起清脆
的脚步声，由远而近。邻居脚蹬
高跟鞋，仿若快乐的小鸟叽叽
喳 喳 地 叫 来 了 ：“ 难 得 今 天 放
晴，去‘嗨花弄’嗨么？”一语激
起寂静的心湖。

吃罢早餐，带上老妈，邀左邻
右舍，说去就去。各自以小家为单
位，驾私车而行。车过高处，拐弯
前望，公路像一条镶上多种颜色
的菜花蛇悠闲地爬向深山。车内
放出歌唱“母亲”的轻音乐，一路
伴行。道旁绿树似乎笑弯了腰，迎
面扑来。树上小鸟欢快地弹跳着
飞出树丛，掠身而过，好像在和我
们打招呼，快要撞上车玻璃。脸贴
玻璃外望的母亲时而惊喜摇头，
时而躲身后靠。

看到熟悉的田垄，母亲激动
地回头叫喊，天真得如同三岁小
孩，滔滔不绝地述说那段难忘的
往事——全县劳力大调动，支援
农业，抢插早稻。

那年，县皮革厂的几个青年
男女被分往城郊的龙田肖家冲，
母亲也在其中。面对笨重的画田
机，几个文绉绉的男士退避三
舍。身材单瘪的母亲猛然站出，
一边挽袖，一边邀喊身边那个牛

高马大的女同事，朗声唱着歌
儿，抬着画机朝前飞走。来到田
垄，下往水田，刺骨的寒意直钻
心来。在那个年代里，人是乐的，
心是热的，哪里还顾得上水田气
温低。要赶先进，要插红旗，抓紧
抢插是大事！

母亲和搭档拖着画机在浅水
田里马不停蹄地划着棋盘格，其
他人员依格插秧。公社书记急匆
匆地走来，发出插田大比拼的号
召，传达县领导马上就来督查的
音讯。母亲看看身后插田的人，急
了！立马停下手中的活，像个生产
队长似的，调整力量：安排手脚慢
的两个男青年来划秧路，把插田
快的调在一起抢插大田，把慢的
放在一块插小田，并要一个插得
快的带着，督促他们赶时抢速度。
这样一来，插田速度快似鸡啄米，
几天功夫，提前完成任务，团队成
为全县的标兵。

后来，全县集中插田能手，调
往落后的公社，帮助赶超，补齐短

板，循环互动。母亲被调来调去，
干了将近一个月。眼肿了，看不清
东西；背躬了，挺不起腰来；手脚
烂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受冻累成
病，住进了医院……

有人惊喊，已到“嗨花弄”。车
停下，还未说完故事的母亲见着
连绵起伏的小山宛如双龙抢宝，
横于眼前的山门两侧，喟叹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蹑手蹑脚地走下
车来。望着劈开的高高山石上喷
流而下的水瀑，母亲有点不相信
自己的眼睛，怪异地问起来。我抿
嘴笑而不答，惹得母亲要攀爬上
去弄个清楚明白，惊出我满头冷
汗，连忙拽住她。

进得山门，满眼花的世界。母亲
手搭“凉篷”，四周望望，继而大步流
星地朝前走去。我紧随其后，边走边
喊。母亲充耳不闻，钻进花海，做了
一个花季少女“妩媚”的动作，示意
我拿机拍照，留下这美好的身影。我
忍俊不禁，恭敬不如从命。

“嗨”过花田，迎面走来一个

牵着白龙驹的青年，吆呼着游客
骑马奔驰照相留影。母亲抢着要
骑，说她年轻时随父“抗美援朝”，
上过火线，会骑战马。我的天啊！
快近九十的“老女人”，还有这等
雅兴！我赶忙向马夫挤眉弄眼，好
说歹说，最后以站在马前照相做
纪念为约，劝住母亲。

不知过了多久，太阳西斜，我
们来到“世纪婚庆广场”。广场里
一对对，一双双，热闹非凡。睹物
思人，母亲老泪纵横，叹惜老伴已
驾鹤西游一年了！我陪着流泪，说
着开心事。

公园里有学生野外训练、驴
友帐篷支撑训练、老年人的广场
舞比赛等等。母亲一路走过，唯独
对老人们的广场舞情有独钟，痛
了很久的脚似乎此刻不疼了，跟
在后面，嘻嘻哈哈地学跳起来。这
动人的场景感染了我，快速走向
前台，想用手机录下这个喜人的
场面。

纵观全场，目力扫到一人，
我突然惊叫起来！发现快近花甲
之年的二姐化了装，重回年轻少
女时代的模样，在跳舞队里跳得
正酣！

母亲闻声走来，定定地看着，
眼角淌出幸福的泪花……

（唐文俊，武冈市作协副主
席，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人物剪影

母 亲
唐文俊

大地铺金

刘玉松 摄


